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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线抽绎”———传播话语的两极分化

朱效民

1
2010 年 9 月 17 日，事后才知道这是值得

北京市民记住的重要日子———又一个全北京

交通大瘫痪的日子。偏偏这一天我们赶火车！

我们家老太太因觉得腿脚上下地铁不方便，

执意要坐公共汽车，至于打出租车，在她们这

辈人眼里那是不到千钧一发、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绝不在考虑之列的。好在老太太每次往返北

京和新疆都坐过这公共汽车，正常的话也就一

个半小时以内的路程 （最快的一次 40 分钟就

到了）。17 号这天，我们匆匆吃过午饭提前 4

个小时就出发了，刨去火车站侯车、检票、上

车约 45 分钟的时间，我们整整打了比正常时

间一倍还多的提前量。所以，当坐上直达西客

站的公共汽车后心情是十分惬意和舒畅的。车

走到大约一半时，阴沉的天开始下毛毛雨，不

久车速就慢下来了，再后来简直干脆不动窝

了。眼瞅着离火车发车的时间越来越近，而交

通却一点起色也没有。我们心里开始打鼓，赶

紧下车，想找出租车，才发现情况已大为不

妙，一则几乎没有，二则即使逮着一辆，出租

车司机也好心相劝：赶紧找地铁吧，这会儿不

管什么车都动不了。于是冒雨步行到最近的地

铁站，又在离西客站最近的地铁军事博物馆站

回到地面，同样还是打不着出租车，公共汽车

也动不了。眼看火车就要发车了，这时才深刻

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了，无

论多么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会儿一样也靠不

住。只好陪着老太太一步一步地像是凭着惯

性挪到火车站，可是火车已经于 20 分钟前开

走了，车票作废！茫然中经人指点将卧铺票退

换成了第二天同次列车的站票，这也只能是一

点儿心理安慰而已，让老太太第二天乘站票回

去，那连想都不要想。

深夜返回家，老太太大发感慨，先是撂下

狠话：这辈子再不回新疆了，就在北京住下

了。随后开始分析原因，最终断定是出门太

晚，总结指出以后晚上的火车上午就要向火车

站进发，中午饭在火车站就地解决！她们这一

代人永远都是在找自己的不是，出现任何问题

都一再反省自己哪一点做得还不够好，丝毫也

没有对社会有什么怨言。要知道，这张 600 多

元的返疆火车卧铺票相当于她半个月的退休

金啊。我们家老太太可也算得上是新中国的老

革命了，中学没毕业就从四川坐着解放军的敞

篷卡车直接去西藏参加土改去了，当时她所在

的中学，全校也就两个选拔名额，这在那个时

候可是天大的荣誉，不是共青团员的压根儿连

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后因西藏土改失败返回四

川，接着又奔赴大西北支边“修理地球”。在

新疆建设兵团同样干得热火朝天，成为先进典

型，曾先后立过两次三等功。需要说明的是，

新疆建设兵团虽然号称“兵团”，却没有什么

仗可打，这两个三等功可不是因为作战勇敢，

而是靠半夜就爬起来上大田里拉粪干活、拼命

突击挣工分挣出来的。

老太太不断地抱怨着自己的不是，唠叨着

下次赶火车要注意的地方，可我觉得这责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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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全怪在赶路的人身上。

颇代表大国气象的北京西客站已经建成 N

多年了，与地铁一号线“军事博物馆”站只相

隔短短的几百米，与老北京站也没多远，可就

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何就始终不能通上

地铁相互联结呢？如果说公共汽车在大街上

跑，受红绿灯的管制和复杂路况的影响难以保

障准点多少还能够理解的话，那唯一有点儿准

头的地铁为什么偏偏不与准点发车的火车站

相连呢？赶火车的人无不是大包小包的，走这

几百米或者再倒腾公共汽车、出租车那也是非

常麻烦的啊！恢宏大气的北京西客站难道仅仅

只是一个光鲜亮丽、唯我独尊的首都之门吗？

我平时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以前美其名

曰爱好运动，现在按时髦又好听的话说是低碳

出行。但有时也免不了要进城开会办个事之类

的，从家里出来直接到地铁“上地”站坐车进

城是最快捷的。遇到上班高峰期那叫一个人满

为患，离车站大门几十米开外长长的队伍就让

你立即体验到什么叫作“摩肩接踵”，好不容

易一步一个脚印地挪到站台上，才刚刚到了

真正考验的时候。列车进站了，车厢里面同样

是人头攒动，要把自己再塞进去那绝对是个不

小的力气活儿，况且周边的人谁也不是吃素

的，在上班迟到的压力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

奋勇向前。凭着自己的身子骨还算结实（学校

运动会每年都能给系里挣两个投掷项目的名

次回来），我每次都是隐藏软实力、突出硬实

力往上冲，就是这样经常也要奋斗两三个回合

才能够挤得上一趟车。一些女士自知排队无

望，靠体力拼搏上车更属天方夜谭，故而索性

站在一旁冷眼观看其他人的相互“拼杀”。进

车厢后大家像罐装沙丁鱼似的前心贴着后背，

在冬日即使隔着厚厚的两套冬装仍能够清楚

地感觉到彼此呼吸的一起一伏。高峰期乘坐

地铁我只是偶尔为之已深感大为不易，那些

天天朝九晚五上下班、每日不得不与地铁“亲

密接触”的“BMW”① 们该是何等辛苦！

都知道北京的回龙观小区人口密度大，尤

其是每天早上班、晚下班的时候地铁里更是人

山人海、水泄不通，为何奥运地铁专线不连接

上回龙观站分流一下呢———在普通的北京市交

通地图上，两站之间就那么一指头宽的距离啊？

红红火火的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整整 3 年了，

至今，奥运专线仍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地孤悬着那么几站。这类曾经风光过、也的确

给大伙儿脸上贴过金的“奥林匹克遗产”何时

才能转化为小家居民们真正能够享受的日常福

祉，从而让北京奥运的光荣和梦想能够真正在

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扎下根、结出果来？

几年前，曾趁着春光明媚的桃花节去北京

植物园游玩，出来时天色已晚，忽然发现公园

大门之外、马路两边是人声鼎沸、人影幢幢，

马路中间是大车小车排成长龙，然而却空有一

副副钢铁筋骨，根本无法动弹。任何一个智力

正常的人站在马路边，不出一刻钟就能看出问

题的症结所在：越是交通拥堵，越是要优先保

障公共交通。天色彻底暗下来了，我意识到等

车无望只好继续发挥徒步旅行的精神向市内

进发，期望能在远离满坑满谷的滞留游客的地

方找到能行走的交通工具。沿途有许多老人疲

惫地坐在路边，他们可能逛公园已经累了，走

不动了，舍不得打车 （也不可能打上车），只

能默默地、无奈地等着交通堵塞结束的那一

刻，而这一刻却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次在

马路边走得腿酸脚麻的经历使我获得一份重

要的旅游经验：绝不能在节假日，包括周末去

景点旅游！仅仅一个普通的交通管理问题就会

让你游兴全无，只能面对新扩建的漂亮等级公

路和凌空飞翔的立交桥徒唤奈何。

2
俗话说，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生活是开门

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尽管我们的载人飞

船又上天了，我们的科研论文在国际上发表数

量的名次又靠前了，我们的 GDP 更是一国之

下、万国之上了，北京的电视上经常报喜讯，

说本市又建成了什么高架桥、又修了多少公里

①“BMW”原意指宝马车，这里的意思是指那些上班族每天先乘公共汽车或者骑自行车(Bus/ Bicycle）、然后换乘地铁 （Metro）、
出了地铁再步行一段路 （Walk） 到达工作地点。在一些大城市中，“BMW”已形成了巨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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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铁、六环又开通了哪一部分，然而这些对

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没有多少感觉的，他们不可

能像领导干部那样去轰轰烈烈地视察剪彩一

通、神采飞扬地指导展望一番。即使再宏伟的

成就，他们也是靠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体

验，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具体而微观的感受，

前面那些无论看起来多么辉煌、气派的数字和

成就对普通百姓来说都只能是一堆冰冷的、没

有知觉的符号。一场小雨就把北京经过奥运会

盛妆打扮的交通体系淋回了原形，原来，我们

首都 （据说现在也叫“首堵”） 的现代化立体

交通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以致雨再大点，大伙

儿就得渡“海”回家了———这，才更可能是老

百姓们切身真实而又刻骨铭心的感受……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在信息宣传和观念传

播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着一种语言上的误用，被

称作“死线上的抽绎”现象[1]。它是指语言被

捆死在某一条抽绎水平线上，使得传播的语

言或者被固定在过高的水平线上使人难以理

解、敬而远之；或者相反，传播的语言被限定

在过低的水平线上又使人不得要领、感觉乏

味，从而均导致传播的效果事倍功半、大打折

扣。例如当社会上的信息传播中充满了诸如

“民主、法制”，“复兴、崛起”等高度抽绎水

平线上的字眼，同时又没有相对低度抽绎水平

线上的词汇进行配套阐释时，如此传播的信息

就会让普通人觉得抽象难懂、与己无关，从而

根本无法认同。要克服这一传播困境，就要求

传播的语言信息根据传播对象、实际内容和文

体特点等不同情形沿着抽绎阶梯适当地做上

下波动、有涨有落，既要有相对高抽绎水平的

宏观概括和总结，也要有相对低抽绎水平的微

观描绘和体验。通俗一点来说，不仅要讲宏观

层面 （如国家、社会整体的进步） 的大道理，

也要讲微观层面 （如家庭、个人具体的感受）

的小道理，二者兼顾互动才能有利于促进社

会上下的广泛理解以及相互尊重，并进而有

助于凝聚更多的认同和共识。

在科学传播中，通过调查统计也很早就发

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公众对科学的认知

往往有自己的优先顺序和独特视角。如统计表

明，西方公众感兴趣的科技知识领域排在最前

面的基本上总是医药健康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领

域，因而科学传播的重点内容和切入点常被形

象地说成是关于身体的科学和关于身边的科

学。同时研究发现，公众会运用他们自己已有

的概念范畴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解码[2]，

甚至可能以传播者截然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的

方式来重新解释传播给他们的信息。这也就是

说，从受传者的角度看，外在的大道理是要靠

其内在的小道理来理解和感受的。

战后美国独领风骚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后期，科学家们试图一鼓作气、直捣黄龙，雄

心勃勃地又提出了登陆火星的计划，但旋即遭

到美国议会的否决。美国人民在最初的举国兴

奋之后发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实际上并没有

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看完一次次激动人心的

电视实况转播后他们该干吗还得干吗，毋庸讳

言，这也与当时美苏两国在太空军备竞赛、激

烈竞争的压力下导致“阿波罗”计划较少考虑

经济效益有关。美国人民质疑：为什么科学家

更关心 38 万公里以外的东西？花了 200 亿美

金就带回来几包土———尽管是月球上的土，可

这对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少意义

呢！这表明，堂而皇之的大道理需要依靠亲切

朴实的小道理进行解读和支撑，否则结果很可

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力于我何有

哉”！此外，根据当前传播学的交互理论，如

果被传播者表示质疑、甚至拒绝接受，或者没

有感觉、无动于衷，那绝不是因为他们脑子

笨、理解力差，而多半是因为传播大道理的人

自己“嘴聋”。英国相关数据调查显示：“苛

刻的质问可能标志着全体公民更有见识，更具

科学素养。”[3]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高能物理研究事业

遭遇重大挫折，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的超级超

导对撞机 （SSC） 项目被否决，其电子对撞机

规模庞大、耗资不菲的地下运行隧道在今天的

一个实际用途只是“养蘑菇”[4]，因为那里面

冬暖夏凉。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哀叹：这是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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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最大失败，而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与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没有得

到广大美国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可。想想要让

普通百姓认可科学家每年花费 20 亿美元去找

几个反粒子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绝

非科学家说出一番探索宇宙奥秘的大道理就能

够轻松化解的。法国传播学者多米尼克·吴尔

敦就此深刻指出，信息传递不等于传播，传播

不等于传通，因为后者涉及受传者的“他异

性”问题，今天的传播决不仅仅是个技术进步

的问题，信息时代的“‘地球村’是一个技术

现实，但不是社会或文化现实”，“互联网是

一个梦想，或者说是技术层面的幻想”，因而

需要将“无法传通纳入到传通的范围，倡导共

处”[5]，即要在传播活动中承认存在无法传通、

无法分享的现实，也即承认和尊重不同人群在

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

3
近年来，从三聚氰胺、毒大米，到爆炸西

瓜、地沟油……食品安全问题如今是花样繁

多、层出不穷，人们顿顿不能离开的日常食物

的安全居然都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门”的阴影

而难以挣脱。2011 年 7 月，微博上有消息称：

“日式拉面的香味都是用专门的汤粉调制出来

的，每碗汤的成本不过几毛钱，根本不是什么

所谓的老汤，连卖汤料的小贩都说这东西不能

总吃。”该微博引起多方关注后，味千拉面负

责人承认汤底是由浓缩液兑制而成，但同时

称该浓缩液是由猪骨熬制所得。针对网友质

疑味千拉面删除官网相关内容一事，味千拉

面又表示“计算出错”。2011 年 8 月 8 日的香

港凤凰电视台品牌栏目 《锵锵三人行》的嘉宾

査建英针对味千方面说谎一事感慨道：“中国

教育最大的失败不是说创造性不够，而是说假

话不脸红。”无独有偶，历史学家兼文化学者

葛剑雄也有过类似的感叹：“在西方国家，只

有政客需要有双重人格，心里想的是一回事，

嘴上必须说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在中国，连小

学生也得必备双重人格。如果作文写了‘我不

喜欢世博会，挤死了’，这篇作文很可能不及

格。”[6]不用说，这与我们的教育、宣传一向习

惯于讲宏观的、高层次的大道理，而忽视基本

的、身边的小道理，也即囿于传播上的“死线

抽绎”问题脱不了干系。

曾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被问及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里学到

的，他坦诚地回答道，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是在上幼儿园时学到的，如饭前洗手、把自己

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

要拿、领取玩具和做游戏时要排队、做了错事

要表示歉意等。由此也可见，如果连诸如诚

实、诚信这类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从不起眼的

“最基本”这个角度说也可以视为“小道理”）

都不被认同和遵守的话，或者只是表面上认

同，实际上“假大空”横行———现在我们每个

人的一日三餐都因此而有安全之虞……传播

和奢谈“大国崛起”、“中国速度”之类的空

泛大道理将是怎样一幅空中楼阁的景象，其传

播的实际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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